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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河畔，火焰山下，一个朝气

蓬勃的村落，有涓涓渭水滋养，有厚

重的积淀，有勤劳的耕耘。

炊烟袅袅的地方，坐落着我的村

庄 。 年 少 时 ，村 庄 是 通 往 祖 父 家 的

路，是装满欢声笑语低矮的旧瓦房，

是可以望见月亮的老水井。草长莺

飞时，黄绿相间的田野摆动舞裙；秋

收冬藏之际，它便是粮仓了。村庄的

脉搏是生生不息的农民，他们的双手

聚集着劳动的光芒，他们的意志钢筋

般坚韧。

种庄稼

农民的心情永远是随着饱满的

稻 穗 而 波 动 的 。 记 忆 里 ，家 里 有 一

亩二分地，一年种两茬作物，冬麦在

端 午 节 左 右 收 割 ，然 后 需 要 把 地 翻

一遍平整好接着种蔬菜，到了初冬，

菜 也 就 丰 收 了 。 村 里 长 大 的 孩 子 ，

大 多 会 用 镰 刀 割 麦 子 ，也 会 抡 起 连

枷挥汗如雨。

种菜是妇女和孩子们最重要的

农事，从翻地到播种、除草、收菜、卖

菜，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一家人的心

血和汗水。惊蛰过后，将种子撒在地

里几天后就发芽了，发芽的种子像孩

童一样总会给人带来希望。但随之

而来的杂草也疯狂生长，我们放学回

家或周末就和母亲一起去田地里除

草。菜苗长到一定程度，若遇干旱缺

水就需要浇水，得从几十米外的渠边

挑来水，然后一勺一勺地给每个小菜

苗浇灌。虽然辛苦，但田间劳作的快

乐是不言而喻的，有蝴蝶做伴，小鸟

歌唱，月亮伴着回家。到了秋天蔬菜

丰收的时候，需要把菜从地里运到马

路边的架子车上，然后运回家，我们

便每人背个背篓去地里背菜。我力

气小，母亲会给我背篓里放上两三朵

白菜或包菜，而她则是背满整整一大

背篓的。那一车菜装满后，母亲就用

绳子绑起来，由她拉着，我们姊妹三

个在后面扶着拉往家里。就这样，我

们把收来的菜全部围到院子里，用一

层柴草盖住。

卖菜的这一天，我们要把菜拉到

四公里外的大树市场去卖。路过城

门的那条路上有一个大陡坡，上坡前

我们和母亲总是铆足了劲，一路上小

跑着把车拉上坡，当然也有好心的人

会搭把手帮忙把车推上坡。如果当

天的菜能早早地卖完，那我们便有口

福了，母亲会用卖菜的钱给我们几个

买个油饼或是买碗饸饹面，那时的饸

饹面是我印象里最好吃的饸饹面了。

修房子

在我的印象中，村子里的成年男

子基本上都会一两门手艺，不会砌砖

的会木工，不会木工的会绑钢筋，更

有邻居家的车伯将精致细腻的山水

花卉刻在青砖上，做成砖雕，下庄的

汪师将花鸟虫鱼刻在木头上，做成实

木豁门，要是将豁门安在厅房，那活

灵活现的虫鸟和花卉都寓意着主人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父

亲是一名泥瓦匠，村里要是谁家盖新

房，则由东家提供饭菜，村里人过去

帮忙盖，从打地基到起主体，再到上

梁封顶，历时一个月左右就基本完成

了，到了上梁的吉日，乡里乡亲的都

跑去恭贺，有酒的提两瓶酒，没酒的

提一点罐头之类的也就去了，但炮仗

是肯定要放的，上梁那一天，炮仗便

会响上一整天。慢慢地，好像家家都

盖起了砖瓦房。记忆中，父亲总是早

出 晚 归 地 到 工 地 上 去 干 活 ，日 子 渐

好，后来父亲也开始包揽小活了。再

后来，父亲和乡亲们一起搞开发，将

城镇建设得井井有条。直到现在，父

亲身上还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依旧

起早贪黑，做着大大小小的事情。父

亲是背负河流的人，他把智慧和血汗

都洒向了这片黄土地。

看秧歌

到了过年的时候，人们会尽情享

受一年来的劳动果实，看秧歌是村子

里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方式。锣鼓

声响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坐不住了，

一般是正月初九开始，村里那些特别

积极的人，不管年长的、年轻的，还是

小孩子，都会来到庙里唱秧歌，由秧

歌头人分配角色，有的舞龙舞狮，有

的敲锣打鼓，有的唱秧歌，实在不会

的也可以扭大头。大家早早地来到

庙里化好妆，穿好戏服，直到半夜一

两点才能演完，要是观众们兴致高了

则会加演拿手好戏。无论是演秧歌

的 还 是 看 秧 歌 的 ，人 们 个 个 热 情 高

涨。村子里的武打戏，在陇西当地十

里八乡的看客都会专门来看。我是

喜欢看文戏的，通俗易懂的《顶灯》，

《牧牛》《两亲家打架》里的角色被演

绎得活灵活现，一口亲切的方言很快

将你带进那个角色，让你感同身受。

村里演秧歌都是群众自发的，却能热

闹一整个春节。到了正月十五这天，

村里的秧歌会进城演出，暗地里却是

比一比哪家的秧歌更出彩。那众多

民间艺人们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不

仅感染着一代代的村民，更使优秀的

民间艺术代代传承。

渭水河畔的村庄是我童年的摇

篮，是装满浓浓乡情的故居，是乡音

无 改 的 乡 亲 们 撑 起 的 另 一 片 蓝 天 。

村庄的记忆填满了我的脑海，那每一

砖每一瓦、每一条小路、每一棵老树，

都错落有致地雕刻在我的生命之中。

□ 柴亚梅

渭水河畔的村庄
比辽阔更辽阔

比热烈更热烈

这绵绵不绝的风

吹进四季的天空

让雨和雪的足迹四散

一朵朵格桑花

低头细数枯荣

于七月的蓬勃中

绚烂绽放

引来众多牛羊

围观它仰望天空的影子

和盘旋的雄鹰对峙，握手言和

入夜

怀念一个没有鱼游过的地方——

鱼儿红

此刻

凡是被阳光照拂过的三角梅

就沾染上了灵气

一朵朵举着明媚的笑脸

燃烧出火一样的热情

吐出的芬芳

是清晨新鲜的问候

窗外的喜鹊把它一一收纳

筑成温暖的巢

□ 赵海燕

鱼儿红（外一首）

哗哗的水流

见面时的热情问询

在河边和白鹭相遇

她抬头望了望我

我也转过来望着她

天悠悠的蓝

水柔柔的清

泛起的浪花，乐融融的心事

丢下鹭翅般绒绒的笑语

幸福在短暂里蓬松延伸

透过白鹭和我张望中的平静

脚步稍微迈出

心里便如水中出现漪涟

心与心的默契

用惊飞做了注释

一弧优美的白

在河上拉开了帘子

□ 毛韶子

在河边和白鹭相遇

听到，腊月鼓声的音域

如此的宽腴丰满

山涧峡谷河道村巷全被填满

鼓起腮帮子呐喊的童年哟

腊月是鼓子词的序曲

年是不息的鼓声

落在大地的雪花

频次和重心各不相同

怦然作响的大地

以及爆竹和太平鼓一起

把装饰得花绿的腊月

从头到尾敲响个遍

在额头挂副对联

供春色和小溪流淌

□ 肖进雄

鼓声

宁县盘克镇的宋庄，一头连着风

景旖旎的白吉湖，一头连着 3A 级景

区莲花池。

我们到达宋庄的时候，已经是下

午了，晚饭后，大家都往宋庄的荷塘

赶，想要领略宋庄的荷塘美景。荷塘

离林业管护站并不远，步行十多分

钟，沿着左边的一个斜坡走，不大工

夫就到荷塘了。宋庄的荷塘绵延达

数里，塘面甚是宽阔，栈道、亭台、广

场罗列其中，斗转回环，与江南水乡

别无二致。一些没有来得及凋落的

荷花隐藏在肥硕的荷叶间，好不稀

奇。我们来得有些迟，错过了看荷花

的时机，着实有些遗憾。不过碧绿的

荷塘也是不错，荷叶挤满池塘，闪着

绿油油的光，其大如斗，甚是养眼。

走在木质的栈道上，穿梭在画意盎然

的荷塘里，伸手就可以抚摸扇子一样

的荷叶，也可以看见水塘里的青蛙和

小鱼，真是美妙极了。若是遇见淅淅

沥沥的小雨，头上顶一片荷叶，避雨

则绰绰有余。

荷塘的右岸是土堤和公路，它们

要高出荷塘许多，远处老农正赶着一

群黄牛经过荷塘，让人不由得萌生出

一种浓浓的诗情画意。牛群走得很

慢很慢，仿佛也在欣赏着这百看不厌

的荷塘和荷叶，看远处的高山绿树，

看路上的行人。

落日的余晖洒在荷塘里，波光粼

粼，金黄和碧绿相互碰撞着，暖洋洋

的，像春天一样美好。我们陶醉在荷

塘的暖色里，看着田田的荷叶，似乎

早已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黄昏。

暮色四垂，我们恋恋不舍地穿过

荷塘中间的广场，走过一截土路，上

了岸，回到了柏油马路上。马路边上

有一块空地，比较平坦，中间有一棵

大柳树，两个人合围也抱不住。我们

问旁边的老者，柳树有一百年吗？老

者说：“没有，没有！”他记事起这棵树

很小，和他年龄差不多。其实，宋庄

周围还有几棵大树，都过了百年。一

棵树从地坑院里长上来，树根完全裸

露在了外面，长成了一个门框的形

状，里面恰好是一个窑洞，是一间牛

舍。不知道是先有牛舍呢，还是先有

树根？

川 里 的 月 亮 出 来 得 晚 ，被 两 边

的大山挡在了视线之外，我们耐着

性子，坐在院子边上的亭子里等月

亮，等月亮上来了继续看荷塘。等

啊等，时间过得真慢，茶杯里的茶经

过几泡都乏了，月亮还是不见个音

信。我们只好挪到餐厅里聊天，聊

着聊着，把时间都给忘了。猛然间，

听到外面的友人“啊”的一声，“快来

看月亮，又明又亮的月亮！”大家便

呼啦一下涌出来，都把目光伸向南

面的山头上，一轮明月亮堂堂地挂

在山顶上，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这

月 亮 ，明 晃 晃 的 ，像 水 洗 过 一 样 透

明，没有一丝尘埃遮挡，亮光浮在表

面，晃得耀眼。

我们望着月亮失了神，大家都提

议再看荷塘，于是，我们信步出了大

门，一路向荷塘走去。

月色下的荷塘有着诱人的魅力。

夜静了，四周空荡荡的，唯有蟋蟀的鸣

声此起彼伏，荷塘里的青蛙偶尔“呱呱”

两声，显得夜色更加寂静了。

月亮太亮了，虽然有云朵断断续

续地罩在上面，但是月光还是从云层

里透出来了。

我们一行十多人集中在荷塘中

央 的 广 场 上 ，有 人 唱 起 了 歌 ，有 人

吟起了诗，有人望着月亮发呆。夜

色空旷，歌声扩散得老远老远。这

时 候 ，月 亮 直 挺 挺 地 照 在 我 们 头

顶 ，明 亮 明 亮 的 ，把 人 心 里 都 照 亮

堂了。

文友提着一瓶酒，嘴里吟着苏东

坡的《水调歌头》，自我陶醉了起来。

我在月色下练起了太极，有月亮照

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松静掠过了身体

的每一个毛孔，自己仿佛置身这万籁

俱寂的天地之间，一时内心豁然明

亮。这种状态持续了好久，令人如醉

如痴，欲罢不能。

月下的荷塘已经看不见绿色了，

只能隐约感觉到荷叶的轮廓，两岸的

树木也是隐隐约约，夜色如同薄暮，

笼罩了万物应有的颜色，天地之间一

片清辉。此时的月光似乎能够流动，

带着冷凉，抚摸着天幕下的一切。

□ 李安平

宋庄月辉

寒风把枝头的枯叶都吹落了

给新芽留出了位置

给“大”加一个释义项

大寒 就是寒到头了，寒即将结束了

大寒之后就是春

匆忙的脚步和众多的小草一样

向下扎着根

准备着随时攻占春天的第一个山头

□ 冯旭文

大寒之后

大寒后的一个早晨，城市上空，

唯见絮云铺天盖地，似在召唤我，到

大漠上去看下雪。

向祁连山方向行驶，雪片看似

迎车而来，离我而去。从后视镜里

看，顽皮、活泼的雪花，反而打了个

转身，又追我而来。我驾的车犹如

驶向花地的蜂箱，拖着浩浩荡荡的

尾巴在行走。

天 地 一 色 ，纷 纷 扬 扬 ；山 川 逃

遁，大隐于雪。朝夕相处的祁连山，

此刻难得看到芳容。前山台地上，

站立着片片小树林。小树林后，隐

藏着座座小山村。小山村上方，隐

藏着一排巍峨的山峰。沿山路面干

冷光滑，落不住雪。刚落上一层薄

雪，就被风吹着打转，像涟漪，转身

又像闪电，哗啦一下，一溜烟消失在

了路边。

大漠的降雪，有种气贯长虹的

威势。近看，风刮着雪，雪团似千千

万万个镞头，超低巡航，掠地而过。

雪花不是空中降落的，而是从远方

飞来的。透过朦胧看远方，有一道

雪墙帷幕横垂天宇。它徐徐而降，

像有弹性似的，到达地面又轻轻弹

起，然后又缓缓着地。这使得远方

的地平线上，有种青色的堆积感和

重叠感。

雪在狂飙，皑皑雪野的视线范

围在收缩。我像放牧人，站在原野

里放牧着一野雪花。天气预报说，

一场覆盖欧亚大陆的春雪已经发育

而 成 。 如 果 这 是 有 关 春 的 消 息 的

话，那么我将以大地般的情怀，迎接

春天的到来。

嘉峪关客服中心的流动字幕，

万雪纷飞透出一点红。值班员十分

惊讶：暴雪中造访景区的人，比白天

的星星还稀见。我刷过身份证进入

关城。值班员说：“六点关门，当前

你是唯一游人，可以尽情地游览。”

走过三道瓮城，石板上古人的

车 轮 轧 出 的 深 槽 ，被 风 雪 抹 平 了 。

我独立在关外的大门口、在曾经迎

敌 拒 险 的 铁 门 下 ，形 同 孤 鹤 ，心 却

怦 然 而 动 。 我 仿 佛 能 听 见 风 撞 击

城墙的声音在旷野里呼啸，独撑暴

风雪的城墙在寒风里挺立，旅人远

去 的 脚 步 声 混 杂 着 车 轮 声 在 天 边

轰鸣……我站立的地方，就是无数

古人出入走廊的门槛。

站在城楼上西望，大草滩，飞雪

茫茫。此时的夜和雪域，无边无际。

□ 王化理

大漠落雪

民勤地界，每年冬季总有一两

场 雪 ，将 地 面 上 所 能 见 的 一 切 遮

覆。原本时隐时现的远山，理所当

然地完全隐匿了身形，天空与大地

浑然一体。

雪通常是夜半时分降临。清晨，

人们推门而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

白。于是拾起竖立在偏背处的扫帚，

清扫院里及院门前路径上的积雪。

随后，又用铁锹将雪铲入树沟或者翻

过的菜地，也算是物尽其用。

小孩子玩心大，对雪的亲近仿

佛与生俱来，他们躲过父母的管束，

跑到雪地里玩耍。一会儿工夫，他

们就被冻得小手冰凉，鼻子红红的，

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我喜欢早起在没有人活动痕迹

的雪地里行走，喜欢听脚踩雪面发

出的吱吱声。雪面平坦而疏松，鞋

子在雪面上留下清晰的印迹，即便

跌倒了，无非是衣衫上沾染些许雪

屑，不碍事的。我觉得雪后漫步的

最佳场所是沙原——视野开阔，绝

少干扰，突然就玩性大起，抓一把雪

撒向空中，若是有些许风，雪沫儿随

风飘散，若是无风，雪沫儿则飘飘洒

洒而落。

平坦宽阔处，雪面未被破坏，反

射着晶莹的光，竟有些刺眼。经过

踩踏和磙压，雪层甚是瓷实，再加上

气温低，其表面很是光滑。年少时，

我们玩得最多的是滑雪。找两块长

约四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的薄木

板，用烧红的炉锥钻几个洞，穿上线

绳或者铁丝用于跟腿脚捆绑，一个

介于雪橇和滑冰鞋之间的简易运动

器材便宣告完成。准备停当，伙伴

或者在前面拉拽，或者在后面推搡，

都能在雪面上流畅而稳当地滑行。

如果不想劳烦他人，就借力于两根

长一米左右的木棒，虽然吃力一些，

却也能充分体味滑行的乐趣。

在民勤，顶着凛冽的风堆雪人、

打雪仗，还真是需要些勇气的——

穿 戴 厚 重 点 吧 ，固 然 暖 和 ，但 是 笨

拙，有点施展不开；赤手空拳吧，不

消片刻，手指便被冻得僵直了。

雪地捕鸟，我也参与过，针对的

是麻雀。扫开一块雪，支起一个笸

箩，底下撒上些干瘪的麦子，或者谷

子，陷阱的意味未免太浓太重。鸟

雀们在笸箩前方徘徊，没有急不可

耐地扑将上去，但最终怀揣着重重

疑虑迈开了腿，走到了笸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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